
贡布里希的一幅自拍像
奥地利裔英国艺术史家 E.H.贡布里希 （1909-2001） 所著 《艺术的故

事》 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艺术史著作。 由此书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融广博
的知识、 明晰的论述与睿智的分析于浑然一体的人文知性， 吸引了千千万万的
中外读者。

在他的讨论阴影的专著 《阴影———西方艺术中投影的表现》 里， 他难得加
入一幅自拍像作为图例， 讨论人与光源间因距离关系所造成的投影长短的问
题。 不过， 他的这张照片吸引我的地方是， 他在照片中的姿势。 与大多数自画
像与自拍照习惯于掩饰自己的 “短处” 不同， 贡布里希拍下了夕阳下的自己高
高举起手杖的长长身影。 考虑到他拍摄这张照片时在 1990 年左右， 那时他已
经年过八旬， 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这个举动看成是他在向这个世界和热爱他的
著作的万千读者的致谢与挥别的姿势。

谁能经得起这样的诚实和犀利
我 写 小 说 若 引 名 言 （ famous

quotes）， 则往往是为了捏造； 写文章若

引名言 ， 就表示有 “予何言哉 ” 的慨

叹。 所以， 在讨论毛尖的 《一寸灰》 之

前 ， 先把另外两个老姑娘的话张挂起

来， 完全是为了表示敬意。

“恶一向都是激进的， 但从来不是

极端的。 它没有深度， 也没有魔力， 它

可能毁灭整个世界， 恰恰就因为它的平

庸。” 这是汉娜·阿伦特的话。

“世上最令人向往的， 就是忠于自

己的自由， 也就是诚实。” 这是苏珊·桑

塔格的话。

在影视创作的小圈子里， 人们勇于

批判作品的时间不会拖得太长。 犀利的

实话伤人树敌， 其影响何止吹皱一池春

水， 一旦投石击破水中天， 读者也许有

搔着痒处之快， 创作者当其锋、 受其凌

割， 即使脸上看似涟漪不兴， 其实怀里

风波迭荡。

然而江湖走老， 胆子走小， 山转路

也转， 人生毕竟不止如初见。 我就认识

好些个原本诚实犀利的批评家， 一旦有

机会， 都争先恐后地放下屠刀， 立地成

佛 ， 干上了业者 。 我曾与友朋闲说此

事， 有位演员出身的导演答得轻巧， 他

说： “批评不是产业。” 他的意思似乎

是： 到头来， 人总是要往产业里奔的。

媒体的影评专栏当然算不得产业 。

不过， 毛尖似乎从来没有放下屠刀的意

思， 算是个异数。 每当我读她一篇评论

文字， 就很想 “以环球为范围” 地大声

呼问： “还有谁没挨过毛尖一下子的？”

让我从反面说起吧。

若仍然以环球为范围 ， 《一寸灰 》

里称道勉励的影剧作品也不多有。 《刀

背藏身》 是其一。 毛尖慧眼独具， 点出

“徐 （皓峰） 笔下的武林飘零人 ， 常常

并没有像样的生活， 但最后， 总能凭着

中国人的朴素伦理， 以侠士的方式至死

一跃 ， 虽然落花流水好像没有一点作

为， 但用他编剧的 《一代宗师》 台词来

说， 就是 ‘拼一口气， 点一盏灯’”。 甚

至， 毛尖还站在文学史的高角度上明快

直陈： “而徐皓峰的武林， 也至此告别

了金庸梁羽生的壮阔江湖， 那些为了余

生不要鄙视自己、 选择奋勇赴死的一介

武人， 成为当下中国人的对照镜。 徐皓

峰本人的文化抱负， 亦显山露水。”

然而 ， 即使在如此罕见的推奖之

后， 毛尖仍然要刀尖藏身， 顺手捞起网

上流传的 “徐皓峰推荐的十二部电影片

单 ”， 下了手———“这个片单真心不错 ，

唯一让我感觉有点遗憾的是， 徐老师推

荐了 《教父 2》 而不是 《教父 1》 ， 由

此， 回想我的徐皓峰阅读感受， 我唯一

的不满足于， 好像跟对 《教父 2》 的不

满一样， 感情生活多了点， 这让他笔下

的武林人物一上场就被一种脆弱感笼

罩。” 然后， 这刀锋霍霍向 “以环球为

范围” 的远方球场劈了过去 ： “这个 ，

大约也是我看梅西特写时的感受。 刀背

藏身的武艺， 跟梅西的球艺一样， 太艺

术了。”

太艺术也好， 脆弱感也好， 当然都

和角色的感情生活有关。 说得更简洁一

些， 《一寸灰》 所反映的评家毛尖对于

合格叙事作品的判准， 大约就可以用夏

目漱石当老师教英文的那个故事作为隐

喻。 他让学生翻译 “I love you”， 学生

脱口而出 ： “我爱你 。 ” 夏目则说 ：

“日本人怎么会这么不含蓄呢 ？ 翻译成

‘今晚月色真美’ 就足够。”

我相信， 这样的翻译一定可以立刻

发展成无数夸张可笑的段子。 不过， 毛

尖是认真的， 她用 “润物无声” 来形容

这个故事 “传销了日本国家之美” 的意

义， “即便是轻小说， 也常有一种天地

万物不喧不哗的安静， 生生死死都追求

小津安二郎的态度， 不失控不落泪。”

然而 ， 这还只是 “言有尽而意无

穷” 的表现， 无论视之为修辞之节制 ，

或者是风格之简洁， 都还是技术层面的

事。 毛尖在 “不失控不落泪 ” 的背后 ，

还有更多的想法。

作为爱情的隐喻 ， 无论是李商隐

“一寸相思一寸灰” 的原文 ， 或者看似

粗拙实则另成颓废喻义的英译 “ one

inch of love is one inch of ashes” 似乎

都有足堪玩味的 “灭度” 之义。

毛尖虽然不写小说不编故事， 然而

她直接承袭张爱玲 （以环球为范围的

话， 就可以连简·奥斯汀也算上 ） 的一

点， 就是将爱情这件事视为所有伧俗生

活 （比方说金钱） 的象征， 却正因爱情

是一个象征 ， 才得以摆脱那伧俗 。 于

是， 夏洛克·福尔摩斯才有可能说出那

么迷人而准确的句子： “爱是种危险的

劣势 。 ” 翻转成网络语言应该就是 ：

“认真你就输了 。” 现实的你不得不认

真， 因为爱情所象征的种种现实都无比

强大。

所以， 毛尖关心的不只是爱情； 讨

论的也不只是电影。

我特别欣赏她在 《柳暗花不明》 里

关于艾莉丝·孟若的分析 。 电影 《你的

样子》 改编自孟若的 《来自远山的熊》，

媒体人云亦云， 大肆数说孟若和契诃夫

的渊源 ， 然而毛尖独具只眼地谠论 ：

《来自远山的熊》 实则 “完全是一个老

年版的 《仲夏夜之梦》”。 不止此耳， 她

还犀利地说： “只不过， 莎士比亚的喜

剧故事， 到了孟若笔下， 染上了岁月沧

桑， 变成了时光蓝调。” 没有刀光 ， 仍

可见犀利。

更多的时候， 毛尖会拿作者 “运用

爱情” 的手段和技法来评断其思想； 这

个角度往往锐利有效。 她看 《太平轮》，

三句话道破吴宇森讨好观众的企图 ：

“商业视角让他滑溜溜地两边讨好 ， 他

用爱情挽救国军， 用人民赞美我军。”

然而毛尖并不以此为足， 她更进一

步拈出就在 《太平轮》 问世当年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派屈克·莫迪亚诺在一九

七四年编剧、 由路易·马卢执导的电影

《拉孔布·吕西安》。 作为对照， 毛尖的

攻略就不只是要修理吴宇森而已了。 她

是要借着上世纪七十年代行险而不求侥

幸的两个法国创作者来提出一个天问 ：

在战争 （或者其他重大政治灾难 ） 中 ，

我们对于 “不可能纯洁” 的个人究竟是

否有更富洞察力的宽容？ 而非借着市场

倾心的爱情枝叶去掩饰空洞的情感。

无论模拟 （mimesis） 理论如何源远

流长， 论者甚至经常推源于柏拉图洞穴

寓言中的影子理论， 从而进一步又推导

出 “再现 ” （representation） 理论 。 然

而 ， 所有文字的 、 舞台的 、 影像的叙

事 ， 从不也总不与现实一致 。 有趣的

是， 评论家却可以有一个始终与现实颉

颃上下的尺度去丈量作品意义和技巧的

价值。

对于毛尖来说， 即使现实中的歌哭

血泪不时打动着凡夫俗子的日常与生命

记忆， 然而叙事作品的美学构成却必须

包涵一种微妙的控制力， 使 “真实情感

的自然流露” 也必须受到驾驭。

更值得注意且不免会心一笑的 ，是

毛尖并不会止步于“简练修辞”、“低度表

演”、“朴素的场面调度”，她在《住到笠智

众家》里，将小津安二郎沉静的、温暖的

风格刻画成一种真实生命的情调。 毛尖

吆喝着奔赴那样一部她在年轻时瞠目以

对的《晚春》，说得比文·温德斯更迷人 ：

“笠智众 （按： 小津安二郎永远的男主

角 ） 以生活的名义收编我们 ， 生活千

手万手 ， 他是观音 ； 道路千条万条 ，

他是罗马 ， 他让我们明白 ， 爱的最终

魔法 ， 是摒弃所有的手法和表演 。 这

是小津电影的真谛 ， 我也把它看成最

高形式的爱。”

让毛尖说出这么激情的话， 并不容

易。 然而， 若非能够把自己的电影创作

事业看成和豆腐工没有什么两样的小

津， 谁能经得起毛尖的诚实和犀利呢 ？

毛尖不止一次在评论文字中暗示自己年

纪不小， 似乎意味着她的火气渐敛而返

璞更殷， 在我看来， 《一寸灰》 是 《我

们不懂电影》 的一个强烈的补充。 如果

我们和毛尖一起调度起众多领域和面向

的知识而更懂了一点电影 （以及戏剧和

文学）， 那是因为生命的现实也在催促

着我们住进一个将雄辩都消磨殆尽的温

暖小屋之中。 我猜那情境恰是钱锺书先

生所谓： “荒江野老屋中二三会心人 ”

所在。

非专业眼光

周
末
茶
座

顾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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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隐的《夜哭》

8 月 10 日 多云， 热。 读焦菊隐

（1905—1975）的《夜哭》。 焦菊隐以话

剧导演名，1952 年起一直担任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总导演。老舍《茶馆》首演，

就是他执导的。他还是翻译家，是契诃

夫戏剧的重要译者。但是，他早年以新

文学创作登上文坛， 尤其在散文诗创

作上卓有建树， 而今知道的人是越来

越少了。

《夜哭》是焦菊隐的第一本散文诗

集 ，1926 年 7 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

1929 年 10 月上海北新四版， 三年之

内印行四版，可见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的散文诗集 《野草》1927 年 7 月

北京北新书局初版，至 1929 年四年间

也不过印行了五版。

《夜哭 》 是新诗集还是散文诗

集 ，学界一直有分歧 ，沈从文在 《论

焦菊隐的 〈夜哭 〉》中就认为此书 “是

一本表现年青人欲望最好的诗 ”，

“作者的诗 ，容纳的文字 ，是比目下

国内任何诗人还丰富的 ”。 但最新的

说法是此书前四辑是 “散文诗 ”，最

后一辑即第五辑 “杂诗 ”则是 “诗 ”

（参见陆耀东著 《中国新诗史 》第一

卷 ，2005 年 6 月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版 ）。其实 “杂诗 ”中所收 《道一声珍

重 》 《死的舞蹈 》等三篇 ，就形式而

言 ，与前四辑并无二致 。

长期以来，学界曾认为《野草》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诗集，

后来发现《夜哭》的出版比《野草》早整

整一年，有论者就把《夜哭》视为现代

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诗集 （参见俞元

桂主编 《中国现代散文史》 修订本，

1997 年 9 月山东文艺出版社版 ），正

如新诗人刘梦苇早在《〈夜哭〉序》中所

指出的：

菊隐的诗的创作， 比较上以散文
诗为成功。 一个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
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自我”来。菊隐在
这卷诗里，曾透出他温柔的情怀中所潜
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闪耀出“将来”的光
辉，这是我们从哭声中所得的安慰。 这
卷诗中情思的缠绵与委婉， 沉着与锐
利，固已满足了我们最近的欲望；但用
这种文体写诗，而且写得如此美丽深刻
的，据我所知，在中华的诗园中，这是第
一次的大收获。

然而， 后来又发现早在1919 年 8

月至 9 月 ， 鲁迅就以 “神飞 ” 笔名

在北京 《国民公报 》 上发表总题

《自言自语 》 的八篇散文诗 。 于是 ，

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散文诗作者的宝

座重归鲁迅 。 尽管如此 ， 焦菊隐在

中国散文诗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已

不能不承认。

《夜哭》 初版时， 除了刘序， 焦

菊隐写了自序。 再版时， 焦菊隐不但

对内容作了删改， 还删去初版自序，

新写 《再版再序》。 他在新序中声称

“我是最不受泥于什么方式的人， 所

以比较用散文写诗的时候多， 因冒名

曰散文诗”， 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有尝

试散文诗这种新体裁的自觉。 他承认

自己 “受了一点微小的压迫” 而发出

了这些 “无病之呻”， 在今后的创作

中应追求 “更深的生命的实现”。 到

了四版时， 在 《四版自叙》 中， 焦菊

隐又表示 《夜哭》 “这一集的诗， 不

能代表我整个的思想， 只能代表我情

感之极暂时的摇动”。

且录 《夜哭》 中颇为别致的 《死

的美丽》 两节， 以展示现代文学史上

散文诗这种新体裁是如何起步的：

死 ，将如黑夜似的将我搂住 ，连
连地接吻 ；我的微渺如颤歌的魄魂 ，

便将渗化在她的美丽里 ， 永远不想
再还 。

死，将在我的心边低低漫吟，吟出
苏麻沉醉的歌声；她的歌吟永无止息，

我的魄魂也将永不再还到郁郁不快的
人间！

陈子善 不日记

随笔 刘 铮 西瞥记

佛卡德与柯罗迪的《木偶奇遇记》
意大利作家柯罗迪 （Carlo

Collodi, 1826-1890） 本名罗伦兹

尼 （Lorenzini） ， 他出生寒微 ，

父亲是位厨师， 母亲是农夫的女

儿。 童年时期， 他生活在位于意

大利中部、 他母亲出生地的村庄

柯罗迪， 日后就以之为自己的笔

名 。 他起初从事新闻和报业 ，

1875 年他将法国作家贝洛的童

话译成意大利文， 开始与儿童文

学结缘。 《木偶奇遇记》 的前一

半 ， 于 1881 年开始以在杂志上

连载的形式问世， 延续了两年 ，

到了 1883 年 2 月 ， 才以全部写

完的小说单行本出版。 作者去世

后两年 ， 这部作品有了英文译

本。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此书的

影响逐渐延伸到意大利境外， 上

面所说的那部英译本于 1911 年

被收入 “人人丛书”， 影响深远。

意大利著名批评家克罗齐对于这

部作品的大力鼓吹， 更加使之声

誉日隆。 1940 年， 美国的动画片

制作人迪斯尼根据这部小说创作了动

画片， 更是进一步扩大了这部作品在

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我童年时代珍

藏的一本精装本连环画， 就是根据迪

斯尼的形象所绘制。 根据意大利一个

研究机构的调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所提供的资讯， 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两

百六十余种文字， 成为非宗教性质的

书籍中有最多译本的作品之一。 根据

这部小说改编成的戏剧、 电影、 舞蹈

等各种形式的作品， 更是不计其数。

英 国 插 图 家 佛 卡 德 （ Charles

James Folkard, 1878-1963） 出生在

伦敦城南， 早年当过魔术师。 他替自

己的表演绘制舞台布景， 艺术才能逐

渐为人所知 。 这里是他为一部 1911

年出版的 《木偶奇遇记》 英文版所创

作的八幅水彩图片之一 ， 书中还有

77 幅素描 。 这部插图本一炮打响 ，

奠定了他在插图界的地位。 同一年，

他还为一部 《儿童版莎士比亚》 和一

部 《格林童话集》 做了插图， 从此开

始了他与英国老牌的布莱克出版公司

（A & C Black） 廿七年的长期合作，

他绘制插图的作品还包括 《伊索寓

言》 和 《天方夜谭》。 他一生辛勤作

画， 笔耕不辍， 一直到去世前十天还

在创作插图。

叶 扬 名著与画

仰观众星列
十月二日 ， 与朋友们一起 ， 去

莫干山麓住了两晚 。 大节下 ， 车流

络绎 ， 山道为之滞塞 。 原该去景区

观瞻一番 ， 竟因道路红色拥堵而作

罢 。 于是我也体验了中年人的 “旅

游”： 醵资开一间大房， 大家睡衣拖

鞋， 神魂颠倒， 打牌度日。

住处依山 ， 窗外就有茶田 。 秋

季无人治理， 荒疏得很， 好处在大。

第一夜抛弃残局， 群起循小道登山。

越走越暗 ， 直到两家民宿都看不见

了， 山顶只剩几道高压电线， 把天空

划成两半。 一半澄明开阔， 另一半隐

没在珊珊竹树之间 。 夜气洁净而寒

凉， 使人愿意仔细看看身在何方。

当然在无数星星下。 科技时代，

观星已很容易。 就有几位掏出手机，

一一比对 。 大星各有独特的光泽 ，

像猫的瞳仁一样澄澈分明 ， 不多时

都认了出来 。 星座也不太难辨 ， 只

要能不断调整视角 ， 勇于在喀啦声

里转动颈椎 。 数完远方 ， 再想检点

身后 ， 大半却在树影底下了 。 只有

两颗亮星高悬中天 ， 英英照眼 。 以

人间的视角 ， 它们相去不远 ， 几乎

可以牵手 。 “莫不是牛郎织女吗 ？”

有人这样低语 ， 已而果然 。 又有人

认出牛郎前后两粒小星 ， “那是他

担上挑着的儿女吧！”

及至次夜 ， 大家都得了兴味似

的， 开车去往山中。 没有人家， 也就

几乎没有灯。 孤零零一座水库， 堤坝

上仰起六颗脑袋。 深山长谷， 风林月

落， 牵牛织女依然在。 这一回猛然意

识到， 他们中间诚然隔着些什么。 不

太分明， 却千真万确。 它自山谷的方

向涌来， 流向我们目力不及之处。 牵

牛星， 河汉女， 原来他们之间真正有

一段银河。

童话诗篇俱往矣， 天真和多情都

早已离我而去 ， 真实的知识来得太

迟。 这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约束。 既然

享受了它的好处 ， 也就不必矫情自

愧 。 只是仍想坦白 ， 这两夜非常喜

悦。 为人间曾有如此浪漫的想象， 为

如今与汉魏诗人看过同一片星空。

陆蓓容 望野眼

钱歌川旧藏的一本英文书
说来惭愧， 这本书来来回回在眼

皮底下过了好几回， 我都没能把那方

小印上的字认全。 印文是行草体的，

右边一个 “钱” 字无疑义， 左边我一

直以为也是一个字 。 上个月 ， 又看

到， 端详良久， 才醒悟： 原来左边是

一上一下两个字， “歌川”。 这是钱

歌川先生的印。

钱歌川早年以笔名 “味橄” 在中

华书局出版的散文集 《北平夜话 》

《詹詹集 》， 封面题签分别署 “钱歌

川” “歌川”， 取与小印上的字对比，

风格完全一致， 可知印文是钱歌川自

书的。 钱先生自己也刻印。 他在 《雕

虫小技》 一文中记述少年时学篆刻：

“一直到我十八岁出国读书为止， 我

从没有放弃治印。 除为我自己刻就各

种名章和闲章之外， 也就为亲戚朋友

们刻。” 书上钤的这方 “钱歌川” 小

印， 也许就是钱先生自刻的。

书名叫 《剧作三种 》 （Three

Plays）， 英国人米尔恩 （A.A.Milne）

著 ， 这本是 “凤凰文库 ” 1930 年重

印本。 米尔恩现在凭一只小熊闻名于

世， 但其实他还是个不错的剧作家、

随笔家。 米尔恩的剧作集， 第一本叫

《剧作初集 》 （First Plays）， 第二本

叫 《剧作二集》 （Second Plays）， 到

第三本， 忽然不再排序， 改叫 《剧作

三种 》 ， 第四本则叫 《剧作四种 》

（Four Plays）。

民国文人对米尔恩的剧作相当熟

悉 。 钱锺书先生读过 《剧作初集 》，

吕叔湘先生译过一出独幕剧 《哥儿回

来了》， 出自 《剧作初集》。 上世纪四

十年代后期， 钱歌川主编 《中华英语

半月刊》， 以英汉对照的方式译介了

米尔恩的剧作 《Belinda》， 在杂志上

连载了许多期， 这一部也出自 《剧作

初集》。 赵元任先生译的 《最后五分

钟》 则出自 《剧作二集》。

“买书成癖”， 是钱歌川对自己

的描述。 在 《藏书与读书》 一文中，

他写道： “我生平别的嗜好都没有，

就只是爱买书……我可以在一家极破

旧的书店里， 消磨几个钟头， 连肚子

都忘记饿了。 好书真比什么还可爱，

我常要倾囊倒箧才能离开书店。” 钱

歌川这么爱买书， 买一本自己喜欢的

作家的剧作集， 再合理不过。

那一代民国文人为何如此青睐

米尔恩 ？ 因为他的确幽默 ， 而且是

典型的英国式幽默 ， 人情练达即文

章 。 他的剧作 ， 多刻画社会中上层

男女的生活 ， 比如 《剧作三种 》 中

的第一部 ， 喜剧 《了不起的布罗克

索普 》 （The Great Broxopp）， 把商

海沉浮变幻放进夫妻 、 父子 、 嫁娶

等家庭关系里来写 ， 诙谐又不无温

情 ， 虽是近百年前的剧作 ， 读后犹

有余味 。 这样的作品 ， 为什么今天

人们不再看了呢 ？ 道理很简单 。 因

为好东西层出不穷 ， 哪怕后来者未

必真比以前的好多少 ， 我们还是被

裹挟着向前去 。 米尔恩的剧本 、 随

笔， 不知算不算 “遗珠”， 反正被遗

忘了也就忘了 ； 若有人再捡起来 ，

会发现它还是好的。

迈 克 半上流

猫之岛
半文盲凭耳朵带路闯荡江湖， 误

入歧途在所难免， 这方面我最惨不忍

睹的个案不会不是满街搜集法语， 吐

出来的破烂程度不是贴地而是贴地

狱， 法兰西学院假如有扫荡组， 恐怕

会手起刀落为我封嘴， 拯救遭强暴的

优美语文。 这种低端鹦鹉瘾和吸毒一

样， 一旦沉沦永远戒不掉， 旅行期间

尤其泛滥， 自恃入乡随俗信念， 肆无

忌惮狎玩当地人母语。 身处希腊当然

故技重施 ， 一早起床乱叫 “卡里咩

嗱”， 欢天喜地散播噩梦种子。 不过

希腊语真不简单， 只听 “早安” 发了

四个音， 聪明如你就知道不妙， 谢谢

是 “艾夫加利斯度 ” ， 不必客气是

“怕啦卡漏”， 我的妈呀。

人类真是善忘动物 ， “禽兽不

如” 当之无愧， 只不过三四年没去希

腊， 我居然不记得当地人对猫的大爱

包容， 在雅典那几天因为大部分时间

困在博物馆， 还不怎么觉得猫口稠密，

一登陆伊德拉岛， 马上被穿街过巷的

喵星人搞到眼花缭乱， 久处于冬眠状

态的玩猫癖死灰复燃， 大庭广众停不

了表演 MeowToo。 尚未正式迈进旺

季， 游客不算太多———无论如何不及

猫多， 城里固然猫踪遍地， 荒山野岭

偶尔也见小老虎坐镇一方， 眯起眼远

眺壮阔的海洋， 神圣不可侵犯， 有种

大地之神的架势。 晚上到露天餐馆吃

饭， 初初门庭冷落， 烧虾端上桌后，

忽然遭猫族包围， 桌上二人， 桌底倒

聚集了八只猫， 纵使欲分一杯羹的来

意非常明显， 却面带一副 “我只不过

途经歇脚” 表情， 令人啼笑皆非。

游伴蠢蠢欲动， 正想将剥下的虾

头虾壳喂猫， 我立即喝止： 一喂场面

必定不可收拾， 谁知道四周还藏着多

少潜伏食客， 呼啸而至如何是好， 而

且客串饰演孟尝君， 曾有被黑面侍者

责备的经验， 指随地抛赠食物太脏，

差一点要洗地赎罪 。 如是者人有人

吃， 猫有猫作壁上观， 岁月静好相敬

如宾， 餐桌上的礼仪， 餐桌下也优雅

遵守 。 杯盘狼藉之际 ， 终于忍不住

了， 反正即将买单， 眼尾瞄瞄侍者全

副精神放在电视的世界杯， 开始偷偷

散货。 奇迹出现了： 竟然没有群起抢

吃画面！ 这些猫看似流浪街头， 原来

十分有教养 ， 只垂青掷落面前的一

份， 其淡定， 真担当得起 “厉害了，

我的猫”。


